
村庄。沉浸在
无边往事的回忆中
老屋。静默着
屋檐上，滴落旧时的光阴

母亲。面容安详
坐在屋门口
用手中的针线，细细地
细细地，缝补着
人间岁月里的
千疮百孔

□ 向墅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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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大地，满目青翠，山岭植被繁
茂，田野秧苗青青，好一派“四山矗矗野
田田，近是人烟远是邨”的乡村田园风光。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小时
候，一到五月天，勤劳的父母总是一早
出门，他们头戴草帽，高挽裤腿，一心奔
向呼唤他们的秧田地。欢喜的稻谷经
过晒种、浸种、催芽等一系列辛苦的育
秧工序，即将从苗床上移植出来，奔向
大地母体的怀抱。而父母，还有左邻右
舍的乡邻，会让秧苗插满整个田野。

插秧的手艺，来自一代代传承，中
指钳住秧苗根部，掌心朝向秧苗，食指
和中指顺着秧苗根部稍加向下插入泥
土，一般三四根秧苗为一组，它们像听
话的精灵，在农人灵巧的手指上翻飞，
在田野上竖立起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苗
阵。微风吹过，苗浪翻滚，农人们擦着
汗，一边喝着解渴的茶水，一边欣赏着
他们的杰作，一块块秧田就是他们最用
心栽培的孩子。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
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
胛。”老一辈手中的辛劳，孩子们总当成
趣事，记忆之中，我也插过一次秧。那
天我背着书包放学，经过村东头的秧田

时，正遇上大人们插秧。见我看得不肯
离去，向来喜欢小孩的富贵叔招呼我也
下田试试，就是这一试，让我知道了插
秧的辛劳。

踩着齐腿的稀泥，一边插秧一边后
退，每走一步都是负重；长时的躬腰，难
忍的腰酸背痛，难怪每晚回家父亲都要
帮助母亲捶背。听说过“插秧、割禾、走
长路”是当时的三苦，没想到刚一下田
就体会透彻。再看旁边的富贵叔，一排
排秧苗间距两拳，插得整整齐齐宛如艺
术，而我却像走蛇形，看上去十分滑
稽。父母在远处嗔怪我，富贵叔却没事
似的大声说：“小娃子肯干是好事，种出
的稻子一样香！”

秧苗插完后，父母和乡邻会轮流去
巡查灌满水的秧田，遇到天气变化，他
们会做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白天放
水晚上灌水。我初时以为这是瞎折腾，
本来很辛苦了还无事找事，后来还是富
贵叔给我解释，说遇上气温变化温度
低，为了防止秧苗受冻，会白天放水方
便秧苗照射阳光，而夜晚气温进一步下
降，则给秧田灌水让秧苗保暖，这是千
百年来祖宗留下的经验。

五月的日子秧苗长势好，不消几日

便已盈尺，这时秧田周围会出现一些陌
生人，他们在田梗上捉黄鳝，伺机还想套
几只秧鸡。有一次他们捉住了一对秧
鸡，这对秧鸡在布笼子里凄厉地叫着。
还是富贵叔，上前和这些人理论，让他们
把秧鸡放了。这些人不解，秧鸡吃嫩苗，
是破坏庄稼的，杀了不可惜啊。富贵叔
说：“秧鸡还吃害虫呢，比起嫩苗，功大于
过。再说了，动物都有灵性，每到这个季节
才出现一次，为什么不能和它们好好相处
呢？”说得这些人无颜，只得把秧鸡放了。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五月
的日子，插完秧的父母再辛苦，也不忘
收工时顺势采些桑椹果回家，既满足口
福，也犒劳一下疲惫的身心。借着月
光，父亲咂着小酒，母亲收着蚕茧，不时
交流一两句农活，再奔波辛劳的日子，
也是云淡风轻。

今天，不管是插秧、割禾还是走长
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出门有了代步
车，广袤的田野，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
的气息。但不管时代怎样变，每到这个
季节，“一把青秧趁手青，青烟漠漠雨冥
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
停”的美丽乡村画卷，总是年复一年，不
断在乡间田园，也在我们的心间上演。

隔着一千里
我还是很想知道
你爱的荷花是否凋零
落下的花瓣像不像一个女人
逝去的微笑、青春，和飘飘长发

你没有回答
那支烟拼命地站起来
慢慢弯曲，低下去，又低下去
阳光依然那么清晰地
在心痛的地方亮起

“——我们都这样了
——你不用再妥协”

我绝对不是为了
你堂而皇之的妥协
才把自己幽禁
荷叶一直绿到十月
它通体幸福
从不远行
很像你和一个人的影子

乡间五月人倍忙
□ 杨力（四川）

妥协

摄影：周宇

□ 红线女（重庆）

读着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我要
起身离去，去湖心小岛茵尼斯弗里，用粘
土和树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我
将种植九垄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子，孤
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
我心中不觉荡漾起一股惬意和柔情，
感觉身心无比放松。

我想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
园梦，而每个人的田园梦各有不同。
在我心中，几垄菜畦就是一个田园。
我很理解叶芝“种植九垄豆角”的心
愿，这种朴素而生动的愿望，正是人们
内心深处渴望回归的反映。我们的心
灵家园，有了几垄菜畦做铺垫，就会呈
现出一半诗意一半烟火的美好。

菜畦的美好在于，观赏价值与实
用价值兼具。几垄菜畦既可以当花
看，又可以借此烹制出人间五味。相
比较来说，菜园比庄稼地多了几分诗
意，比花园多了几分质朴，是个内涵更
为丰富的所在。

乡下的菜园，一垄小葱，两垄韭菜，三垄南瓜，九垄
豆角，翠绿绿，嫩生生，高低错落，俯仰生姿，活脱脱一
首婉转精巧的小令，长短句摇曳出万般风情，平仄之间
有优美的旋律和动态的美感。微风吹过来的时候，菜
畦间的绿叶抖抖地舞动着，叶与叶呼应嬉戏，一派生机
盎然。花开时节，明黄的南瓜花，紫色的豆角花，好像
彩蝶一样在绿叶间翩然欲飞。当然，蝴蝶和蜜蜂也被
吸引而来，园子里热闹了起来。有了花朵的点缀，有了
蜂蝶的流连，菜园里便有了缤纷的色彩，有了芬芳的气
味，有了盎然的生机。那样的几垄菜畦，营造了一个有
声有色、有香有味的田园梦境。

菜园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用来观赏的，观赏价值只
是它最肤浅的层次。在菜园里，你会享受到一半田园
一半生活、一半清欢一半烟火的别样意趣。菜园里的
蔬菜品种繁多，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种下适应不同时
令的蔬菜。蔬菜们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可以使菜园长
时间保持生机。初春的时候，沐着潇潇细雨，你在菜园
里流连，很自然地回想起杜甫的诗句：“夜雨剪春韭，新
炊间黄粱。”满园的蔬菜，绿意盈盈，柔嫩可人，你一定
还会想到苏轼的诗句：“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
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到了秋末，大白菜丰收，你会
想到“秋末晚菘”这样的话，经霜的白菜给你甘美醇厚
的味道。守着一个菜园，就是守着细水长流的日子，不
愁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几垄菜畦，一个田园。我想菜园除了观赏与实用价
值之外，更多的是带给你精神层面的满足。生活在都市
中的人，都有一个田园梦。我们梦想像陶渊明那样，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不一定要采菊，采菊有点
过于超然了，在菜园里采摘蔬菜，照样可以获得宁静悠
然的心境。当你在都市的喧嚣中感到疲惫的时候，不妨
回归故乡的小菜园，左手采一只丝瓜，右手采一把豆角，
享受一份岁月的清欢，也品味人间的烟火之味。那种纯
粹天然的气息，一定会让你瞬间破防，回归最初的模样。

自然的清风吹动你的衣角，菜园的馨香浅浅萦绕，
你卸下了铠甲，以最柔软的姿态面对生活赐予你的自
然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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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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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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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针线

栀子花开
□ 三都河（湖南）

你家门前的栀子花开了
是白色或淡黄色我忘了
你坐在门槛上望得出神
大大的眼睛水灵灵的
每朵花都能结出一个绿珠子
一串绿珠子就是一副
手镯或项链
那是我们童年最大的奢侈啊
我们盼着绿绿的叶子
护着绿绿的珠子
快快地长大

你家门前的栀子花开了
一朵花就可开出一个笑脸
一朵花就可开出一串欢乐
童贞的岁月
与自然保持着最近的距离
梦想与现实常常重叠
鸟兽虫鱼在眼里梦幻般鸣叫
一草一木发出的声音
可让我们高兴得
在心头炸响炮竹

你家门前的栀子花开了
我偶尔的路过
欢喜得像淋了一场阵雨
请送我几个绿珠子吧
我会把它放黄
时间会呈献出它
天然的含金量
教任何钻石珠宝
倏然暗淡无光

看名字，铜元局就是个有钱的地方。
事实上，这也确实是一个有钱的地方。

重庆地区最早的，也是当年唯一的铸币机构。
清末民初，铜元局是各路军阀必须占领的

地方，哪怕是打败了撤离重庆，铜元局也列在
必抢清单的首位。仅仅在1923年这一年中，黔
军周西成师（后来的贵州省省长），就分别7月
14日、8月21日和9月4日抢了铜元局三次。

1 铜元局由来

铜元局是1905年以后才有的名字，此前
一直叫苏家坝，就是现在菜园坝大桥南桥头，
严格地说，铜元局就是苏家坝的临江部分。

早在 1890年，即重庆正式开埠的前一
年，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美
孚公司，就在苏家坝建造货栈。所谓货栈，
小一点的现在叫库房，大一点的叫物流园。
这应该算是南岸区最早的外资公司之一吧。

铜元局，顾名思义，是造铜元的地方。
有些文章说，重庆铜元局是四川最早造铜元
的地方，这是胡说。

1896年，成都成立了个银元局，开始造银
元。1903年，银元局内新设“四川铜元局”，开
始造铜元。1905年，两局合并成四川银铜元
总局，后来改为成都造币厂。所以，重庆铜
元局，只能算当时四川的第二个铜元局。

成都版的铜元，产量非常大，当时是川
渝两地主要流通的铜元，从 1903年到 1911
年，四川铜元局共铸造了 7亿多枚铜元。这
期间，重庆铜元局还没有开工呢。

只是成都已经有了一个铜元局，为什么
还要在重庆新设一个呢？

其实，重庆铜元局不是政府搞的，而是
一家企业办的，这家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

“川汉铁路公司”。
1904年 1月，这家间接埋葬了清政府的

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说间接埋葬，是

因川汉铁路导致的保路运动席卷全川，清廷
调动5营武昌新军赴川镇压，武昌空虚，起义
由此爆发），公司成立后，大家一测算，修一条
从成都到汉口的铁路，需要 5000万两白银。
钱不够，怎么办？当时的川督锡良真聪明，把
脑袋一拍，在“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和官本之
股”外，另想出了个“公利之股”的招数：把募
集来的股本金，再去投资，投资收益（即公利）
充做新的股本。重庆铜元局，就这样诞生了。

锡良们很会算账，计划把股本 100万两
存入当铺、盐局，再借出来150万两开办重庆
铜元局。这个新办的铜元局，产权属于铁路
公司。但最后开办的时候，实际只拿出了80
万两（一说累计花了 180万两），而且是直接
从股本金里面划拨的。

为了给川汉铁路凑钱，而且坚决不能要
外资介入，早在1888年，就有英法资本表态，
愿意出资修建川汉铁路，激进的爱国者们绞
尽了脑汁，除了办印钞厂（铜元局）这个最赚
钱的生意，还先后把川汉铁路公司的股本金
存入上海、武汉数家钱庄拿高息。

最了不得的是，还划出了85.2万两银子
去上海炒股，买了当时著名的骗子股票——
马来西亚的兰格志橡胶园股票。

最后的投资结果是：存在上海钱庄里面
的钱，因 1911年上海股灾，亏损 200万两以
上，加上炒股、办铜元局等亏损，整个“公利
之股”，共亏损超过300万元。

至于那堆不值钱的兰格志股票，在1911
年底，被上海的四川革命党人拿去，在日本
人那里抵押了 25万大洋，全数购买军火，组
建了一支蜀军打回四川，即后来著名的川军
第五师。刘伯承元帅就出自这个部队。而
存在武汉钱庄的钱，被在川军内战中赶出四
川的杨森，取出来做了东山再起的本钱。

2 铜元和银元

1905年，建设铜元局的资金就全部到
位，但直到1913年，民国都成立两年了，铜元
局才正式投产。

本来想靠这个铜元局，为川汉铁路挣点
钱，哪晓得，等清政府都垮杆了，这铜元局还
没有开工，效率实在太低了点。

当然，何止铜元局，就是川汉铁路也是效
率低下的样本。集全川之力，募集了2337万
两白花花的银子（近一半股份是强制全川百姓
入股，即“抽租之股”），但是，从1904年到1911
年整整7年时间，只修了十几公里运料的铁路。

后来，有人把川汉铁路以及后面的保路
运动，当作清末爱国运动的典范之一。但
是，爱国爱成这个样子，高官发财、百姓亏

钱，在下实在不敢苟同。
再说，川汉铁路一打上金光闪闪的爱国

招牌，“不招外股、不借外债”，甚至股民也不
准把股份转给“非中国人”，立马就占据了道
德制高点。效率再低、亏损再多，我这是做的
爱国生意，你清政府如果想引进外资，就是

“夺我路权”，哪怕你清政府要收回铁路，也必
须把我炒股亏掉的钱、大吃大喝花掉的钱，尽
数补上，不然就是不支持爱国行动。从现有
资料看，自1905年从苏家坝购得200亩土地，
用于修造铜元局后，工作进展就一直缓慢，仅
仅去上海订购机器，签约就花了两年之久。

两年时间，订购了英式和德式设备各一
套。与之配套，在苏家坝江边，分别修了德
厂和英厂，用于放置德式和英式设备，但是，
花巨资购买来的英式设备，一直没有开封使
用。德国设备安装好后，又因为原料铜未能
大批量解决，以至于“仍不能正常生产”。

据曾任铜元局公务科科长的傅友周回忆，
如果英厂、德厂日夜开班，可日产铜元30万枚、
银元8至10万枚。真如此，可谓财源滚滚呀。

铜元的学名叫“大清铜币”，是当时银元的
辅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角”。一枚铜元面值
不定，当初才出来的时候，视重量不同，分别

“当20”“当10”“当5”和“当2”。就是说，一枚
铜元，可以分别当20、10、5和2枚制钱用。

大清铜币是 1900 年从广东开始铸造
的。1903年，四川铜元局学习广东经验也铸
造铜币。这个时候的铜元非常值钱，原定一
块银元的官方兑换价是一百当 10铜元（即
1000文制钱，也就是民间说的一串、一吊
钱），事实上，成渝两地在 1903年底，一块银
元只能兑换 80、90枚当 10铜元。到宣统年
间（1909—1911），铜元开始贬值，但是一块
银元也能兑换120枚左右的当10铜元。

铸造铜元能挣钱，因为铜元里面的铜含
量并非十足。在重庆铜元局开办的时候，每
100枚铜元的成本，只需要3钱2分多一点的
银子，就可以兑换整整一块银元，利润空间
非常大。国家规定紫铜 95%、铅 5%，但是，
在实际操作中，紫铜能够到70%都已经是上
好的铜元了（也就是说，价值一块银元的100
枚铜元，其成本只需要2钱银子左右）。

重庆铜元局的铜币，一开始就是按照
70%的铜，30%的铅铸造的，利润也不低了。
到后来，这个比例都保不住，铜含量经常只
有60%甚至50%，铜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铜元局才开始的时候，还比较规矩，用进
口的英国紫铜，再改用日本铜，后来又改为云
南东川铜，最后，干脆用品质最低的云南昭通
铜。铜元局用的这些铜，相当时间都是重庆
聚兴诚银行独家代购，这家四川当时最大的

民营银行，靠此单大业务，挣了不少银子。
铜元面值呢，也越来越大。从最高当20，

很快就推出新产品当50、当100。这其实就是
通货膨胀。1920年代初期，黔军袁祖铭部盘
踞重庆时，就把市场上收回来的小制钱，以及
当10、当20、当50、当100的铜元，全部统统改
铸成面值当200的大铜元，挣了不少黑心钱。

那时，银元和铜元的比值，也快速贬值
到一块银元换10多千文，也就是1比1万多，
最恐怖的时候，这个比值达到1比3万多，相
当于一块银元可以兑换当200的铜元150枚
以上，货币贬值30倍以上。

铜元局也铸过银元。
1920年左右，应重庆商会的要求，为重庆

各商帮铸造过大约100万元银元。当时重庆有
很多老外，军阀们不敢大打出手，重庆政局相对
稳定，重庆商会干脆就委托铜元局加工银元。

3 你争我夺铜元局

铜元局既然是一块大肥肉，必然就你争
我夺。

每一任局长，来头都大得不得了。几乎
当时所有的大佬，都把手伸进了铜元局。梳
理一下几任局长，可以看出端倪。

1912年，民国元年，铜元局开业在即。
北洋政府把重庆铜元局收归国有，叫作“财
政部重庆铜元局”，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年
份，铜元局一直掌握在地方当权派手里。

民国时期首任局长李哲夫，就是当时四
川都督胡景伊的兄弟伙。第二任局长，干脆
是当过几天四川都督的蒲殿俊（还担任过北
洋政府内政部次长）的兄弟蒲季和。第三任
局长吴明远，又是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吴鼎
昌的兄弟。吴鼎昌可以称作袁世凯的金融
管家，又是大公报的社长，影响力巨大。此
君后来投靠老蒋，任贵州省省长、国民政府
文官长，妥妥的正部级。他的兄弟掌管了铜
元局两年。这两年，铜元局亏损40多万两银
子，据说仅仅是打牌他就输了十多万两。

1917年到1920年期间，四川督军国民党
人熊克武派他哥哥熊屿帆来当局长。这个熊
大哥比较靠谱，这期间铜元局扭亏为盈。前面
讲的为重庆商会铸100万银元的事情，就发生
在他任上。这一单业务，就挣了七八万大洋。

1920年到 1926年期间，重庆大部分时
间被黔军盘踞。穷慌了的黔军，怎么可能放
过铜元局这只肥羊，于是，铜元局成了他们
敛财的工具。每天开足马力，拼命铸造当
200的大铜元，盘剥我大重庆的无辜人民。
那时铜元是老百姓日常流通的主要货币，银
元则很少在市面上流通。改大面值，等于是
直接抢老百姓的钱。

在相当一段时间，市面上的小面值铜元
都被军阀们搜刮了，满街都只有当 200的铜
元，找补不开，老百姓购物很不方便。大家只
好把当200的大铜元，用剪刀对剖再对剖，一
分为四，每个四分之一算“当50”面额。问题
来了，这个对剖后的铜元，边角很锐利，动不动
就挂坏衣服、划伤皮肤，惹得民间怨声载道。

1926年，刘湘赶跑黔军袁祖铭，进驻重
庆。从此，直到抗战，重庆进入刘湘时代。

刘湘委派心腹大将，也是他读军校时的
老师王陵基来当铜元局局长。王局长只会
打仗，不会经营，两年亏了 45万大洋。只好
找有理财高手之称的刘航琛来帮忙。

刘航琛确实聪明，他不铸大铜元了，而
是改小。面值不变，还是“当200”，但是用一
个大铜元改铸两个小的“当200”铜元同样重
量的铜，却可以多出产一倍的铜元。

刘航琛接手一年，帮王局长挣了54万大
洋，填补掉亏损的 45万，还挣了 9万。刘航
琛要求王陵基履约辞职，已经调到万县当川
东绥靖司令的王陵基欣然从命。

刘航琛深知铜元局乱铸铜元的弊端。
在受命担任刘湘的财政处长后，力劝刘湘关
闭铜元局。1930年，铜元局改为刘湘 21军
的子弹厂。从此不再铸币。

但是，铜元局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到
了现在。

铜元局简史
□ 司马青衫

铜元局老厂房纪念馆。

早期大清铜元。


